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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的“神奇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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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世纪中期以来，奥斯曼的城市改革使巴黎向城市工具理性发展，然而，巴黎城市工具理性的极端化却同

时促生了城市反理性趋向，城市现实“碎片化”是城市反理性的必然结果。超现实主义文学以城市现实”碎片化”

为契机，引发了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相互镜照、产生新现实的“神奇”城市体验。超现实主义文学对巴黎“神奇”

体验的把握。一方面以文本呈观了巴黎街市的“光影”与街头游逛的“女性”所引发的神奇城市景；另一方面，超现

实主义文学又创造了与城市现实平行、自足自洽的文本，构成了巴黎城市中的丈本“奇迹”。超现实主义文学群体

以制造城市“事件”和构建隐在的城市空间结构。催动了城市“神奇”体验向现实转化的城市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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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黎的“斯芬克斯”与城市“神奇”

1853年6月，第二帝国成立后七个月，在拿破

仑三世的授权下，奥斯曼执掌对巴黎进行改造的

大权，在其被免职之前，奥斯曼的巴黎改造计划持

续了十七年。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与其控制性

极强的个性相适合，在城市规划中体现出了明显

的工具理性。

在奥斯曼的巴黎改造中，直线排列是其空间

规划的基本原则，笔直、宽阔的林荫大道成为奥斯

曼留给巴黎的经典遗产。奥斯曼坚持城市各个环

节要直线排列的规则，为了实现巴黎标志性建筑

先贤祠与巴士底纪念柱能够连成一线，他将横跨

塞纳一马恩省河的苏利桥转了个弯。他将胜利纪

念柱建到了新开辟的沙特莱广场的正中央，奠定

了辐射全城的空间聚焦点；更有甚者，他命令将当

时商业法院建筑的圆顶取下，好让整个视线与新

辟建的塞瓦斯托波尔大道形成一条直

线。[】】∽HO-111)在奥斯曼去职之后的几年内，他所

倡导的巴黎城改观念持续了多年，这造就了巴黎

在19世纪末特征鲜明的“奥斯曼化”。

“直线排列”的规划观念是城市工具理性的典

型体现，而以工具理念为先导的城市规划。其要旨

在于实现城市控制。奥斯曼是在帝国皇帝的授权

下进行巴黎改造，这是关键。第二帝国初期，帝国

统治者对巴黎充满忧虑，因为自1789年以来，巴

黎千曲百折的街巷为历次城市革命提供了天然屏

障，因此拆除死角，让一切都呈现在城市监控者的
视线中，保证消弥暴乱的军队能在最快时间内到

达现场，就成为此次巴黎城改暗含的政治意图。

在此意义上，奥斯曼的巴黎城改效果显著：狭窄的

街道被拆除、拓宽，路旁遍植树木花草的林荫大道

四通八道，街道上点起了煤气灯，公共马车与马拉

有轨车在街道上奔驰，凡易造成视线障碍的建筑

都得到了改造。置身巴黎，人与人直面相对，无形
的相互监控得以形成。

然而，城市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当巴黎在第二

帝国的统治逻辑中变成政治监控工具的同时，却

在“直线排列”的人为规划中发展出了反规划、脱

离工具理性的城市发展趋向。在巴黎，几乎就在

林荫大道建成的同时，从旁就产生了各式各样的

长廊，或称之为街市。这些街市通常玻璃玻璃罩

顶，光线变化不定。入群成分复杂，咖啡馆、妓院以

及出卖各色奇异物品的店铺林立，与林荫大道的

整齐划一形成了鲜明对比。事实上，晦明不定的

街市成为了脱离城市监控中的隐蔽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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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线变化的街市中，现实失去了确定的形

态，犹如沉在海底的大陆，光怪陆离；人与入的距

离忽远忽近，相互监控失去了意义，人们还归到自

我意识的幽深角落，相互交往成为幽深意识之间

的互相镜照。在现实的虚化及人与人幽深意识的

互相镜照中，巴黎街市所给予人的是一种可称之

为“神奇”的城市体验。

法国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阿拉贡，这样谈论

发生在巴黎的“神奇”：“在人类活动的亮光尚未清

楚地照及的领城里，意想中的全部动物和海生植

物都是自生自灭的，就象是处在一带阴影中。

⋯⋯在那些人们的活动并无明确目的的场所，死

寂的静物有时倒能反映出他们最隐秘的动因。正

是这样，我们的城市里遍布着不为人注意的斯蒂

芬司，只要冥想中的行人不把沉思的乐趣转向他

们，他们也不会拦住行人、并向他提出能置人于死

地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个聪明人能够猜破他们

的谜语、并反过来向他们打听，这些无形的魔鬼就

会让他去重新探测他自己的深渊。这就是人们今

后应当记取的奇异的现代之光。”【2j(E146)阿拉贡将

人呈现自我幽深意识的契机称之为遭遇城市“斯

芬克斯”。众所周知，“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是人

自身，因此，人们在城市中遭遇“斯芬克斯”其实是

人在向现实进行深度钻探时，最后打捞上来的却

是人自己的“神奇”经历。阿拉贡以此阐明，城市

(巴黎)作为人类居住的新环境，其特异之处就在

于处处潜伏着脱离理性控制的“斯芬克斯”，它会

伺机将人们拖拉到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融透的边

缘处，向人们展示意识幻境中的崭新现实，或日世

界现实中的意识幽灵。因此，发生于巴黎街市中

的“神奇”，其本质是自我意识的幽深与现实世界

的可见发生相互镜照、融通透洽，产生新现实的瞬

间体验。

巴黎的“斯芬克斯”兽首先产生于巴黎街市，

随后随着城市工具理性的日益强化而遍布全城，

这在根本上是城市工具理性导致的必然后果，现

实碎片化。城市的本质，是人类社会为实现对13

益增长的人口、生产要素控制而创制的管制工具，

奥斯曼的巴黎城改所贯彻的“直线排列”理念即是

城市工具理性的最高结晶。然而，正如工具理性

必然包含自身的反题一样，城市工具理性的必然

归趋是城市非理性的发生，巴黎街市在林荫大道

旁的大量出现即是明显例证。城市非理性的产

生，将对城市工具理性所建构的“现实”进行有力

拆解，最终产生了大量无法获得理性归依的现实

“碎片”，这就是阿拉贡所说的城市中的“斯芬克

斯”!奥斯曼之后，随着第二帝国权威的衰落，巴

黎街市产生的非理性“碎片”在全城蔓延开来，一

战前后，巴黎街市所释放出的“碎片”化景观已成

为城市的常态。

面对巴黎城市的“碎片”化解体，惶惶不安是

城市大众的正常反应，然而，与大众的反应形成对

比的，是超现实主义文学群体对“碎片”纷涌的热

烈拥抱。超现实主义文学兴起于20世纪第一个

十年的巴黎，并在未来半个世纪内(1969年前)逐

渐从巴黎向伦敦、纽约、东京、布拉格等城市扩展

开来，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文化运动。就其文学传

统而言，发生德国的浪漫主义与法国象征主义文

学是超现实主义文学的起点，而超现实主义文学

从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那里所汲取的，正是它们

对城市现实的不懈关注，以及从善于从城市日常

现实中捕获“神奇”的本领。

超现实主义文学群体的成员，如布勒东、阿拉

贡、艾吕雅等人，一战前后长期居住巴黎，战争浩

劫引发的理性崩溃与巴黎从19世纪后半叶来13

益蔓延的“碎片”化正相呼应，他们以战争幸存者

的姿态游荡在巴黎街巷。因为亲眼目睹了理性覆

亡的全过程，因此他们对理性重建已不抱任何幻

想，而是以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所赋予的眼光，希

望从巴黎的“碎片”化解体中找寻“神奇”的发生。

而文学文本，在超现实主义文学群体的城市历险

中，一方面是对其城市“神奇”体验的记录，另一方

面本身又成为了巴黎现实中的一种“奇迹”。

二、超现实主义文本中的巴黎镜像

超现实主义文学对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

学传统大加抨击，布勒东在《第一次超现实主义宣

言》中说道：“从圣·托马斯到安纳托尔·法郎士，

现实主义的态度无不发祥于实证主义．．．⋯·我厌

恶它，因为它包孕着平庸、仇恨与低劣的自满自

得。”【3】(P．242’超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满，

在于其所坚持的现实原则的反动性。

在19世纪以来西方城市的发展历程中，现实

主义文学在引导人们接受城市“碎片”现实方面的

确起到了有效的“劝诱”作用；与之相比，超现实主

义文学对城市书写所坚持的“现实”原则，可用超

现实主义作家艾吕雅所阐明的“现实”观念来说

明，他说：“任何东西都是可以互相比较的，它们在

任何地方都能找到自己的回声，自己的理由．找到

自己的同类，自己的反面和变异。这种变异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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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4l(9Ⅲ)超现实主义的“现实”必然脱离了

任何理性体系的框定，因为唯有如此它才可以与

任何东西“比较”，才能处身任何地方，这其实就是

“碎片”现实。“碎片”现实是城市工具理性的必

然产物，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在超现实主义文学的

书写中，“碎片”现实不是引人堕入虚无，而是将指

引人们走向其“反面和变异”，在永恒的“变异”中

指点人们目睹“神奇”。
’

超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对巴黎的城市书写，肇

自其先驱波德莱尔。波德莱尔的巴黎，奥斯曼巴

黎城改正进行的如火如荼，工具理性正铸就城市

的基本框架。然而他却提前看到了城市“神奇”的

地平线。他说：“(巴黎)上流社会的生活，成千上

万飘忽不定的^——罪犯和妓女——在一座大城
市的地下往来穿梭，蔚为壮观⋯⋯。巴黎的生活

在富有诗意和令人惊奇的题材方面是很丰富的，

奇妙的事物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们，滋润着我们，

但是我们看不见。”[sJ(P．302’他的作品就是要捕捉发

生在巴黎生活中的“奇妙”诗意：如“真惬意啊，透

过沉沉雾霭观望／蓝天生出星斗，明窗露出灯光，／

煤烟的江河高高地升上又外'／月亮洒下它令人着

魔的苍白。”【6】(P．1眄)“拥挤的城市!充满梦幻的城

市，／大白天里幽灵就拉扯着行人!／到处都像树

液般流淌着神秘，／顺着强大巨人狭窄的管道

群。／”【6】(¨叭㈨煤烟滚滚、人头攒动，这些被人
们视为城市堕落的物象，在波德莱尔笔下都具有

了揭示“神奇”的属性。

波德莱尔之后，对巴黎给予热切关注的是超

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阿拉贡与布勒东。1897

年，阿拉贡以私生子身份出生于巴黎十六区，一战

前后。他和扎拉、布勒东及艾吕雅成为朋友，加入

到超现实主义文学群体巴黎游逛的行列中。1926

年，是阿拉贡在巴黎游逛的巅峰时期，他经常出入

夜总会，成了有名的花花公子，并结识了一名神秘

的英国女富豪，全面浸淫在城市“碎片”的漩涡中。

正是在这一年，他写出了超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

之作，《巴黎的土包子》。作品以圣灵降临的宣告

语气写道：“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大约五点钟

左右：猛然间，全完了，样样东西都沐浴在另一种

光芒里，而天气还很冷，谁也无法说清刚才发生了

什么事。”c2】(¨42’这是对城市现实颠覆、奇迹发生

的宣告，在此宣告中，作者特意将奇迹发生置放在

确定的时间(“周六的傍晚，大约五点钟左右”)、

具象的情境(“天气还很冷”)中，指示出城市“神

奇”其实是从现实裂隙中涌现的特质。

《巴黎的土包子》将引发城市“神奇”的现实

要素称为城市中的“斯芬克斯”。这些而“斯芬克

斯”将引导人们“重新探测他自己的深远。这就是

今后人们应当记取的奇异的现代之光。”[2】∽146)在

作品中，歌剧院街市是“斯芬克斯”出没、奇异之光

闪烁的集中之地．“这种现代之光，光怪陆离地笼

罩着各式各样带天顶的长廊。巴黎的主要林荫大

道附近有许多这样的长廊，大家含混地统称为街

市。这些长廊里光线极暗，就象是不让人多逗留

片刻似的。突然间，一条撩起裙子的大腿会闪射

出青绿色、也可以说是海蓝色的一道光

来。”【2】(n146-]47)午夜时分，“所有的灯光都己熄灭。

一种机械单调的声音吸引了我，声音好象是从手

杖商的橱窗里发出来的。我看到那里是一片暗绿

的光，就象在海底。光源是看不见的。⋯⋯歌剧院

街市成了一片海洋。”[2 J㈣152-153’上述描述中，那些

诡谲的光线其实是来自街市独特的光影布置，本

身是现实性的，在阿拉贡的笔下，这些光线却似乎

具有了启示的力量，穿透现实，照亮另一面，呈现

了前所未有的“神奇”。

与阿拉贡以光影呈现城市的“神奇”不同，布

勒东关注的是巴黎城市中的女性“斯芬克斯”。在

超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女性是特殊的性别，她们

被视为城市现实中指向非现实的启示性力量，正

如巴黎街市是巴黎林荫大道中的迷宫一样。布勒

东说，女性是“赐予我们看见斯芬克斯最终化身的

独一无二的存在”【7】伸·181)。在其名作《娜嘉》中，

娜嘉在巴黎街头的出现卓尔不凡：“穿着寒酸⋯⋯

她走路时头仰得很高，与其他路人都不同。她是

那么纤弱，走路时，好像几乎不触及地面。她的面

上可能浮现着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s 3伸伪’这一

形象，正如作品中“娜嘉”对自己的定位，“我是游

荡的灵魂”。

《娜嘉》中，“我”在“娜嘉”的牵引之下，理性

判断渐被搁置，目睹了一幕幕城市中的“神奇”意

象：如在十月六日的两人约会中，“甜点上来了，娜

嘉开始向四周看。她确定在我们的脚下．有一条

地下通道，来自司法官(她指给我看，是在司法官

的哪个地方，就在白色台阶的右边一点)，并绕过

‘亨利四世’酒店。”⋯(P一”随后，两人在塞纳河岸

散步时，娜嘉向我指点，说就在塞纳河的河面上有

只燃烧的手在发光。诸如此类。

“娜嘉”这些所谓“神奇”的指点，似乎完全可

以视为精神失常所产生的幻视(现实中的娜嘉到

后来的确成了精神病人)，然而《娜嘉》这部作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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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赋予了不同的含义：这种发生在城市游逛中的

幻视，其实印证了人的自由，“自由，在这个世界上

以上千种最难以做出的舍弃而得到的自由，要求

人们在得到它的时候完全地、没有任何约束地享

受它⋯⋯。娜嘉生下来就是为了这样一个事业效

力的。”[S](P．152-153)因此，“娜嘉”在巴黎城市中的

游逛，是对巴黎城市理性现实的“碎片”化撕裂，同

时也是在对现实“碎片”的非理性拼贴中印证了人

的自由，作品中“娜嘉”所指点出的“神奇”意象，

其实是人的自由在城市废墟上竖起的旗帜。

在城市“碎片”的漩涡中，由“碎片”的碰撞而

启发内在潜意识的丰富呈现，这就是超现实文学

文本对巴黎“神奇”性展现的内在逻辑。城市的

“碎片”化趋向，这是城市工具理性规划的必然结

局，巴黎街市、大街上游荡的人群、偶遇以及种种

非理性的“斯芬克斯”兽，在通常意义上似乎是现

实堕落的有力佐证，然而，超现实文学文本却将之

视为启发城市“神奇”景观的必经之途，并认为“神

奇的东西总是美的，Il U·无论什么神奇的东西都

是美的，甚至只有神奇的东西才是美

的。”[9】(P’171-172)因此，超现实主义文学对巴黎“神

奇”景观的书写，实际上为城市工具理性溃败后的

城市未来提供了救赎的契机。

三、文本与城市平行的超现实“奇迹”

超现实主义文学文本不仅书写了巴黎，本身

更创造了领先巴黎现实的超现实“奇迹”。

法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现实劝诱，本质上是19

世纪巴黎城市工具理性的结果，即发生于城市中

的文学写作成为了城市工具理性建构的一部分，

文学为当下现实辩护。超现实主义对法国现实主

义文学持鲜明的批判态度，认为后者是包含着“平

庸、仇恨与低劣的自满自得”的文学倾向。从对现

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批判出发，超现实主义确立了

新的文学写作与城市现实之间的关系：文学写作

不应是通过“现实认知”而导向“现实认同”，而是

将创造与城市现实平行的超现实“奇迹”。

超现实主义文学写作对城市现实的“平行”，

首先在写作方式上得到体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崇尚作者对文本的绝对控制，以实现文本书写过

程中现实展开的清晰逻辑与充沛想象。与之相

反，超现实主义写作却崇尚文本书写过程中的放

弃控制。布勒东曾这样描述理想的创作方式：“找

一个尽可能有利于集中注意力的静僻处所，然后

把写作所需要的东西弄来。尽你自己之所能，进

入被动的、或日接受性的状态。忘掉你的天才、才

干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才干。牢记文学是最可悲的

蹊径之一，它所通往的处所无奇不有。落笔要迅

疾而不必有先入为主的题材⋯⋯。”￡3】(P．262’这被称

为“潜意识写作”，目的是在完全听命于自我下意

识的前提下，让自我的精神完全自动的表达出来。

此外，为更好地实现被动状态下的写作，超现实主

义群体对各种各样的文本书写方式充满了实验热

情，比如“集体游戏写作”、“拼贴写作”等等。布

勒东和艾吕雅在其合写的《超现实主义简明词典》

中对“集体游戏写作”有过这样的描述：“精美的尸

体。——这一游戏的内容是好几个人合作写一句

话或和画一幅画，每个人干完便把纸折迭起来，后

面一个人就无从知道前面的内容。这一游戏得名

的经典例子便是用这种方法得到句子：‘精美的～

尸体一将喝～新酒’。”⋯(P．141’而“拼贴写作”则是
随意剪取报纸、海报、版画等材料，将之插贴在文

字中间或所有的文字都是由剪裁而成。“集体游

戏写作”与“拼贴写作”达到了超现实主义被动写

作的极端。

如果说，在现实主义文学追求作者对文本的

绝对控制。这一控制越有力，文本对现实的模仿性

越高，那么写作本身将越趋近于现实，文本注定落

后于现实；与之相比，超现实主义文学最大程度放

弃作者对文本的控制，文本与现实的距离无限拉

开，而写作行为也因此与城市工具理性所构建的

现实越遥远，文本获得了与现实平行的存在状态。

布勒东曾举例，一个周日他与苏波在街道上闲逛，

他突然记起两人合作的《磁场》最后一页上，曾写

满了“木头，木炭”的字样，“这几个字给了我一种

奇特的、探测所有这些字眼所指的商店的能力。

我觉得，不论我们走上了哪一条街，自己都能够说

出，在街道左右方的哪个位置，会出现这样一家店

铺。而且每次都很准。“8j(P．川布勒东的意思是，

他们在潜意识状态下写出来的“写满‘木头，木炭’

的一页纸”所形成的影像，引导着他们在巴黎当下

现实中揭示出了新的“现实”，眼前所见竟然都呈

现出与先在影像同构的特点。

然而，最能代表超现实主义文学文本与现实

平行的例证，还是布勒东的杰作《娜嘉>。

<娜嘉》的精彩之处在于：它声明是对布勒东

本人亲身经历的实录，但其所“实录”的内容很明

显又是“反现实”的，这样就在“文本”真实与“现

实”真实之间形成了冲突，在此冲突中，文学文本

的自足自洽性首次在摆脱现实模仿的前提下被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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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出来。

作品中，“娜嘉”的存在是当下现实中的“反现

实”。这是个游荡于巴黎大街上的神秘女性，她坦
承“我是一个游荡的灵魂。”正是这种绝对的“游荡”

特征，使她在城市理性格局无法定位和命名，而发

生在两人之间的“偶遇”则是“游荡”的必然。在

“我”与“娜嘉”的交往中，鬼使神差的“偶遇”是两

人维持现实关联的纽带。“10月6日”，两人交往的

第三天，双方约定五点半在“新法兰西”酒吧见面。

“我”四点出门，却在与约见地点背道而驰的大街上

看到娜嘉在散步。“10月7 El”，两人的街头偶遇又

发生一次。“10月8日”，“我”去两人约定的酒吧

却没有见到她，又是一次偶然的“不相遇”。“10月

10日”，两人见面，娜嘉告诉“我”，她是通过抛硬币

的方式事先预测了能不能与“我”相见。

然而，“娜嘉”的游荡以及贯穿始终的“偶遇”

在拒绝现实的同时并没有使文本沦入虚无，而是

在文本中创造出了与现实平行的“新现实”。这个

“新现实”潜藏在现实背后，它的出现，“完全听命

于偶然，从最小的偶然到最大的偶然。这样的生

活彻底抵触了我对生活的一般看法，将我引入一

个类似禁区的世界，也就是一个由各种事件在里

面突然相遇的世界，一个充满了让人目瞪口呆的

巧合的世界”【8】‘n引。作品中，这个新世界的出现

是由“我”和“娜嘉”共同发现的。

“娜嘉”的游荡唤醒了当下现实隐藏的“新现

实”。“新现实”发现的高潮发生在“10月6 El”。

在巴黎太子广场，一个被“我”视为巴黎被隐蔽的

地方。“我”和“娜嘉“点了饭菜，一个醉汉在旁边

不断骚扰，当甜点上来的时候，“娜嘉开始向四周

看。她确定在我们的脚下，有一条地下通道，来自

司法官(她指给我看，是在司法官的哪个地方，就

在白色台阶的右边一点)，并绕过‘亨利四世’酒

店。”⋯呐”接下来。娜嘉向我指点一扇一分钟后

被将要亮起来的窗户、穿越林问的蓝色的风。在

塞纳河边，娜嘉指点我去看塞纳河面上一只巨大

的手在燃烧。“10月10日”，在塞纳街，娜嘉又向

我指出那只“燃烧的手”在天空、招贴画上显现。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娜嘉通过各种无序的符号，比

如名片、店名、随笔涂抹，向“我”讲述了一幕幕加

在巴黎现实地点之、不可思议的幻觉。

四、超现实主义群体的巴黎革命

超现实主义文学是对巴黎城市工具理性的逆

动，就其作为文学形态而言的，它是对以现实主义

文学为代表的反动。是观念的革命。然而，在巴黎

城市工具理性的禁锢中，超现实主义文学群体的

期待却不限于观念革命，他们的更高目的，是要以

文学来改变社会，以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来发动

城市革命。

1925年，超现实主义团体发表了一项声明：

“1．我们和文学毫无关系，但我们是完全可以象大

家一样在需要时利用它。2．超现实主义不是一种

新的或更容易的表达手段，甚至也不是诗歌的一

种形而上学，它是彻底解放思想及其类似事物的

手段。3．我们决心要进行一场革命。⋯⋯9．超现

实主义不是一种诗的形式；它是思想对其自身的

呼喊，它决心不顾一切地打碎它的桎梏，必要时就

运用物质手段!”【9】‘¨嘴’城市革命，是超现实主义

文学将平行于城市现实的文本中的“奇迹”向下落

实的实践运动，这本身构成了20世纪初巴黎城市

“神奇”景观的重要侧面。

超现实主义运动脱胎于本身即具有无政府主

义暴力倾向的达达主义，而其与达达主义的决裂

同样不是和平分手，而是以布勒东的公开宣言《抛

弃一切》和一场由超现实主义挑起的群殴来宣告。

1924年lO月，由布勒东、阿拉贡、艾吕雅等骨干开

设了专门收集人们无意识各种形式的“超现实主

义办公室”，地点设在格勒内尔街15号，设立了值

班制度，每天下午两小时有人专候，“希望能遇到

惴惴不安地怀揣重大秘密的男子和戴着蓝色手套

的漂亮的陌生女子。”【¨】‘P172’然而，他们在这方面

的收获显然不多，却引来了络绎不绝看新鲜的市

民。1925年以后，他们更是策划了一系列在公开

场合的骚乱，公开冲击和贬低社会名流。超现实

主义群体的每次骚乱都成了当时巴黎各界关注的

“事件”。超现实主义文学群体所制造的种种“事

件”，其实是发生在巴黎城市工具理性中的微型革

命，虽然不能产生颠覆现行体制，但却对当下城市

现实结构产生了摇撼作用。

超现实主义群体非常重视刊物的创办，1924

年超现实主义的主要喉舌《超现实主义革命》创

刊，1930年改为《为革命服务的超现实主义》，另

外，超现实主义群体个人或集体创办的刊物达几

十种。事实上．超现实主义群体对“宣言”、“声

明”及刊物的重视，来自于他们浓厚的城市公共意

识。他们对自我在城市中的公共形象、公共权利

以及公共话语有着深刻自觉意识，与前此几乎所

有作家相比都要自觉，这一点体现出了超现实主

义文学作为城市文学的卓越性。毋庸置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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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意识的自觉，同样包含着城市革命的萌芽。

然而，以制造“事件”和发表“宣言”、“声明”

为主要内容的城市革命，在冲击城市工具理性方

面先天不足，因为在城市工具理性的压倒性势态

面前，剧烈的对抗性暴力是必然的归趋，而这是缺

乏自身政治纲领与专政工具的超现实主义文学群

体所根本不可能做到的。1929年，布勒东在《超现

实主义第二次宣言》中放言：“除了暴力以外，它不

再有其他的奢望，最简单的超现实主义行动就在

于：举起手枪、走上街头，并且尽可能的向着人群

开火。”[3】∽瑚’这标志着超现实主义群体在巴黎城

市革命中显在的对抗已走向了末路。

与之对比，超现实主义群体在巴黎城市中所

进行的隐在的空问革命却非常成功。

奥斯曼的巴黎城改计划以笔直排列的空间构

型构建了适宜监控的巴黎，超现实主义群体却依

照自己的空间实践建立了逃避监控的空间结构。

这个空间结构的起点，是超现实主义群体的朋友

式聚会。．19世纪中期以来，奥斯曼城改使巴黎的

家庭、咖啡馆失去了私密性，但超现实主义文学群

体却重建了私密空间。1919年，布勒东与苏波在

他们经常聚会的苏尔斯咖啡馆成功进行了由两人

进行的“集体创作”，成果就是超现实主义的奠基

之作《磁场》。从此之后，这种在朋友集体聚会期

间进行的文学活动成为超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经

常方式，但其地点已从咖啡馆转入了私密性较高

的家庭。有人记录了超现实主义群体家庭集会的

实况：“每次进行集体创作时，布勒东都要在家里

聚集五六个朋友，活动的参与者并不总是相同的

一些人。他们首先通过一段泛泛的对话来热身，

有时谈论雨果或波德莱尔的诗歌或者相互讲述个

人的梦境，然后他们平静一下来，每个人都退到一

个角落，打开笔记本，开始以很快的速度记下当时

头脑中出现的画面。他们相互影响、感染，灵感枯

竭的人在文思泉涌的邻座的带动下思路立刻活跃

起来⋯⋯写完后每个人都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

他们常常为过于离奇怪异的创作放声大笑，然后

长时间地品味着这些意想不到的发

现。”【n】‘¨弘㈣这种发生在家庭中的集体行为与
发生在林荫大道、城市广场上的公众行为截然不

同，私密性保证了这是包孕非理性诞生的空间。

与家庭相比，咖啡馆则起到了秘密法庭的作

用。超现实主义运动即脱离于理性法庭之外，巴

黎普通的法庭无法对其所作所为做超审判，但在

咖啡馆中却有这样的氛围。在咖啡馆中，超现实

主义的成员喜欢当众朗读自己的作品，然后等待

众人的品评，而他人的品评往往会影响到此人在

超现实主义团体中的威望与影响。布勒东通常是

咖啡馆朗读活动中的权威，他通过频繁的咖啡馆

集会，让那些对超现实主义运动同情或怀有敌意

的人产生正确的判断，并以此对之产生影响。咖

啡馆在超现实主义城市空间结构的意义，在于为

超现实主义树立了权威空间。

私密空间确保了超现实主义巴黎空间建构的

隐秘活力，咖啡馆树立了空间权威，而妓院、酒吧

及供超现实主义者漫步寻求奇遇的大小街巷，则

是超现实主义伸向巴黎躯体的纵深延长线，确保

了其空间建构的弹性。三个层次环环相扣，构建

了与巴黎工具理性空间持久对冲的城市空间，涵

育了超现实主义文学文本中的“奇迹”在城市现实

的阴影中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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